
B!!"#!年 $月 #%日

星期四

!"#$%&'&'(('()*)*+#)*,

-.小时读者热线：/0--11

责任编辑：刘伟馨连载

雪
从
一
九
七
零
年
下
起

彭
瑞
高

! ! ! ! ! ! ! ! ! ! ! !"#情迷香樟苑

苏永勤说：“你们知道我这个副科长当了
多少年？比抗日战争的时间还长啊。”他说着
又干了一杯，对着天花板呆了一刻，低下头
时，两眼已噙满泪水。钟雨清轻声对乔寄虹
说：“我们苏老师动感情了。”
乔寄虹遂斟满一杯酒，举到苏永勤面前，

说：“苏老师，您这样子让我看了心
里难过。一个科长位子何必看得这
样重呢？坏了心情还坏了身子，何苦
呢？来，小乔敬老大哥一杯。”

苏永勤举起杯子，手颤颤的，钟
雨清见他鼻翼一鼓，两行泪水便一
先一后挂了下来。他也陪上一杯酒，
说：“伍部长有一句话，他说，官大官
小是一张纸，能上不能上也是一张
纸，苏老师您是文化人，要看透些才
好呢。”

苏老师摇头说：“哎呀，你们年
轻人不知道，人在机关跟在学校是
完全不同的一回事。在学校就盯着
个升学率，学生考上好学校请你喝
杯谢师酒，你心里可以受用好几年；
到机关情况就两样啦，你追求的只
剩下两个字：位子。这是核心的核
心、重点的重点啊。”

乔寄虹说：“您想那么多干什么
呀！什么科长局长，一到退休年龄，什么也不
是了！我爸当过政委、军分区司令，现在又怎
样了？还不是整天在家帮我妈剥蒜刨黄瓜吗？
我家隔壁那个老谢，几年前还是个什么局长
呢，退休了怎么样？整天在门口看人家下棋，
一边给人家出棋路，人家还不待见呢。”
钟雨清说：“乔老师说得好。人啊，就要活

一个开心舒坦。”苏永勤苦笑着，一会儿点头，
一会儿摇头，显然喝高了。他举起一根食指在
眼前晃了几下，说：“今天我们说的，到此为
止。出了得意楼，我一概不认账的。”乔寄虹
问：“苏老师什么意思？”苏永勤说：“小乔，魏
部长姜书记是你爸老部下，你跟他们关系好，
可不要把我卖了啊。”乔寄虹说：“这是什么
话？你苏老师难道还不了解我小乔吗？”苏永
勤说：“开个玩笑，你不要介意。姓李的来了，
我们要抱成一个团。科是我们三个人的科，不
是他姓李的科。这一点你们愿意听我的吗？”
乔寄虹说：“这有什么可说的，我们肯定

听你的。”苏永勤点点头，又举起一杯酒仰脖
一干，说：“两位小弟小妹，这才叫患难见人
心。苏大哥在这里谢谢你们了。”
眼看酒席有了要散的意思，乔寄虹却压

低声音，说：“李子栋来当科长，这里有个猫
腻，你们知道么？”苏老师眼睛一亮，说：“是
吗？说说，说说！”乔寄虹说：“你们不要错怪魏

部长，这次任用姓李的，倒不是他的
主意。这李子栋我早就认识了，他姐
夫就是市里的梁副书记。李子栋在乡
镇干了几年外贸，折腾够了，就让他
姐去吵梁书记，这才进了大院！”

苏永勤长叹一声，不再说话，低
头一杯杯喝闷酒。两瓶酒还没见底，
就已醉了。他像一坨烂泥似的倒在
桌下，胡乱用餐桌布擦头脸上的汗，
还用大舌头唱歌，反复唱那首“东风
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
谁”。钟雨清怕别人跑来围观，赶紧
把包房门关了。苏永勤还是起劲地
唱，歌词都唱倒了，乔寄虹钟雨清禁
不住抚掌大笑。
结完账，钟雨清乔寄虹一左一右

架住老苏往家送。苏永勤老婆是县城
公交环线上卖票的，见男人像段烂木
头似的被人背回来，破口大骂：“你们

就知道给我们老苏灌马尿，可他回来就要唱
一宿的歌，还要抱着马桶跳舞，你们知道
吗？”钟雨清乔寄虹被她骂得屁滚尿流，扔下
苏永勤夺路便逃。出了楼下门洞，两人才放声
大笑。
时已深夜，天下起雨来。钟雨清让乔寄虹

坐上自行车，骑着她穿过老街。车到香樟苑，
乔寄虹拍拍钟雨清后背，说：“到了。”
钟雨清想起汪小琼多次消失在这香樟苑

门口，便惊异道：“你也住这里啊？”小乔说：
“是啊，怎么了？”钟雨清说：“没什么。人们说
这里是县城‘小中南海’。”小乔说：“胡说，上
去坐坐吧。”钟雨清说：“不坐了，影响你家人
休息。”乔寄虹说：“什么家人，你不知道我跟
颜公亮早就分居了吗？”钟雨清说：“是吗？他
转业后去了哪里？”乔寄虹说：“在江海市教育
局当处长呢。”又说：“雨下得这么大，上去避
避吧。”
她拽住车把，不容分说把钟雨清拉进香

樟苑。

!小联合国"女秘书长
李 动

! ! ! ! ! ! ! ! $#决定让她分管这个小区

陈晶好奇地发现这是一个小弄堂连着小
弄堂的棚户区，住的大多是工人和自由职业
者，平房紧挨着平房，许多住户是两代人一
室，甚至还有三代同堂的。为了解决生存空
间，不少居民屋内叠床架屋，楼顶开墙破
顶，利用阁楼的空间当住房。
老白熟门熟路地穿进迷魂阵，敲开木漆

已龟裂的门，里面一片幽暗。老白说主人是
个孤老，我时常来转转，顺便带些蔬菜大
米，问问有什么事需要办。孤老听到老白来
了，高兴地摸黑下楼，又在一排电灯线中抓
住自家的那根绳子拉亮楼道灯。扶着扶手，
踏着陡窄而曲里拐弯的楼道上楼，年久失修
的楼梯像是不堪重负的老牛，发出吱嘎作响
的叹息声。陈晶随着孤老进了屋，逼仄的阁
楼使人感到幽暗压抑。
老白问孤老有什么事需要办，老太笑着

说没有。寒暄了几句后，他们又来到了楼下
的天井里，陈晶见水池上的水龙头外面安了
一排小木箱，上面用毛笔歪歪扭扭地写有
“赵钱孙李”之类的姓氏，老白笑着告诉她：
“装这么多小木箱是为了防止偷水。”老白补
充说：“这一奇特景观虽有碍观瞻，但也平
息了居民间许多无聊的争吵。”

陈晶感到很有趣。老白又介绍了起来，
这里厨房间大多合用，为了生活琐事，自然
矛盾多多。这些陋屋还没有卫生设备，每天
清晨居民们第一件事便是倒马桶。

老白深有感触地说：“在这里当社区
警，最头痛的不是刑事案件，而是邻里纠
纷。为了电费、水费和公用部位东西放多放
少矛盾不断，真可谓大闹三六九，小吵天天
有。”
跟了几天老白师傅，陈晶发现师傅还真

有一手绝活。这里虽然龃龉不断，但老白一
去，调解几句，矛盾便化解了。因为老白已
经熟悉了每家每户主人的性格脾气，办事也
公道，所以大家都买他的账。

没想到动迁后新建的月
河小区住进了各国的老外，
却令老白这个有着 !"年警龄
的老法师无所适从，一片茫
然，因为居民交流的基础语
言发生了变化，且来得也太
突然了。

老白是个老民警，他管理的社区，曾经
多次被评为市级安全小区，他也是个深受居
民欢迎的老先进，曾被授予上海市劳动模
范。这位会讲普通话、上海话和苏北话，以
及宁波话等诸多方言的“老革命”，当下却
遇到了新问题。面对新耸立起的四幢 !"层
大楼的月河小区，不断有金发碧眼的老外入
住，老白想摸清他们的基本情况，但他不会
讲国际“普通话”———英语。不懂英语，就
无法与洋居民沟通，身怀基础工作十八般武
艺的老法师一时间没了用武之地。

周副所长见陈晶已跟了师傅一年，有
了一定的工作经验，感到她可以单飞了，
根据她懂点英语的特长，便决定让她分管这
个有着“小联合国”之称的小区。

陈晶一时感到有点儿难以适应，她虽
是个大学生，读书优秀，但让她管理新型
小区，#"" 多户居民，近一半洋居民，还
是有点困难。老白师傅当年是从农村插队
回来的，与社会上各种人打过交道，吃过
苦、挨过饿，受过委屈，来到辖区当户籍
警很快就适应了。$"后的陈晶能管理好这
个特殊的小区吗？派出所的民警们都拭目
以待。

初生牛犊不畏虎，陈晶昼夜苦练英语，
边学边干，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摸索，虚
心好学又善于动脑的她，很快就适应了与老
外打交道，并摸索出了一套适应“小联合
国”管理的新路子，且干得有声有色。

“小联合国”与“穷街陋巷”外表反差
甚大，老外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与石库门
弄堂里的上海人更是大相径庭。陈晶跟师傅
学了一年生意，自以为手上的技能可以应对
“小联合国”了，没想到来到了这里因东西方
文化背景的不同，理念上的碰撞，一开始就
遇到了尴尬。
有次，陈晶走访一户人家，敲开门见一

位肌肉发达的金发碧眼穿着浪漫的游泳裤的
男子兀立眼前。


